
也许指从某地方到某地方的间隙
来往。但也许，也只是一次溶的解。对充
满兴趣的总会留连，又割舍。直到新景
或不忘。又或者是她从外地来到某一地
方，得以聚合。

说实话，对远方的向往依旧胜于对
某种家乡的依恋，我的家乡便是异乡的
孤独之境或不能抵达的触痛。这很像某
次理想意义上的未知旅行，把它看得很
远，一次关乎自己的遥远之地，而实际
上，熟知或永不熟知后，才知那是近的。

第一次到铜仁，心就是这样想的，
没有走两条直达之路（这也是后来得知
的），而是参加完 2009年的考试后就径
直选择去了秀山，当时也不知道到铜仁
是否要经过那里，只知道火车是有的。
去了秀山，才选择去找寻有没有到铜仁
的火车。

后来几次熟悉了，觉得火车坐过了
几次，于是开始买直达的。这很像一场
厌倦后的彩虹之现。好几次直达都是走
这条线路：沿河—沙子（沿河）—李溪
（酉阳）—松桃—秀山—铜仁。这里的记
忆似乎很淡。后来又换了另一条道，沿
河—谯家（沿河）—沙子坡（印江）—江

口—铜仁。这条线路的记忆也淡。这两
条线路熟悉后，沿途看见了不少风景，
但或许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见过。这就
像一个人的文学之路，无了据点，其实，
也不需要。当然路途的聚集才是坚不可
摧的，这就像我在铜仁时柳雨先生资助
我900元编印《锦江水》一样，风景流长。
而睡梦中度过的路程不是没有。

而溶，更好像是来自远方的抵达
铜仁的一个常客，当然过客也不是没有
可能。

然而，更多时候，除了这两条线路
（或许算是三条），我偏还走了另外一条
线路，这是那时中途有一段油路在加宽

修直，我们坐车从沿河出发，在李溪的
时候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不知道具体
地名，但经过了一个大型水库，而路，水
泥路更多像是通组路的那种。后在雨中
上了快速路。到达秀山后还听见了一场
演唱的欢呼，这也许只算半条吧，毕竟
最后还是坐上秀山到铜仁的铁路。

当然，还有一条线路，说来也许也
只算半条，那就是乘车到龚溪口，乘船
到龚滩，乘车到龙潭，再从龙潭乘火车
到铜仁。有次返回，还坐出了水准，这是
头一次，除遇见。

最后一条，那就是近期坐的线路，
即通过快速干道从沿河到酉阳到秀山
到松桃到铜仁。

走在自我世界里的翩翩微笑，如同
漫步在自由理想的王国里，溶与佛有
关，有缘。这多少使我开始信仰。但是，
黄景的大片是风的峻吹，雁的归幕。我
们是否已到了平静凝神开拓美好的时
候。也许正如茨维塔耶娃对溶的书写。
我们早已导航，我们的相遇，或者说再
次相遇会是怎样的巧合，我还记得，我
们共进晚餐的那会，你很深情。除却态
度与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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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文苑翡翠

“老爸，为啥我的名字叫做平浪？”
平浪盯着一旁正摆弄着航标灯的爸爸
平海，平海看了他一眼，笑着说：“因为
我希望你做事以后安分点，别太浪。”

“我不信，老爸你也太敷衍了。”“不信，
算了。下去补会儿觉，昨晚航标灯出了
故障，你爹我可是一夜没睡！”

话毕，两人往楼下走去，丝毫没有
注意到身后低飞的海鸥和浮上海滩的
深海鱼类。

到了楼下，平海和平浪走到沙发上
坐下。平海拿出手机给上级打电话，

“嘟”的一声电话打通了：“喂，指挥员能
不能给我派一个助理过来？最近有点
忙不过来了。”电话那头好似说了什么，
平海频频点头：“好好好，谢谢指挥员。”
一旁的平浪，听着老爸的话有些不乐
意：“干嘛喊别人来？我不就是个得力
助手吗！”“你小子别想靠近航行灯，昨
晚的故障还不就是你给我弄出来的。
想干这行，你等过几年吧！”平浪一听这
话有些心虚地说：“行了行了，快点睡
吧，你都快熬成国宝了，瞧瞧你的黑眼
圈。”平海见这臭小子不再吵着闹着要
当助手，也就准备睡了，毕竟他昨晚真
累坏了。

晚上七点钟左右，天已经完全黑了
下来，随着第一颗青豆般大小的雨滴砸
下，无数颗的“青豆”也从天而降，明月
和繁星被轰隆的巨雷、刺眼的闪电和压
抑的乌云取而代之。海浪疯狂地拍打
着沿岸，肆意蹂躏着岸边的礁石和一艘

艘渔船。
平海被轰隆的雷声吵醒后，着急忙

慌地往楼上跑去，而平浪看着父亲匆忙
的身影也紧张地跟了上去。此时的平
海正在打开航标灯，平浪看着父亲在风
中那宽阔的肩膀，镇定自如的神情，心
中充满了崇敬。

平海打开了航行灯，发现海面上有
二十几条渔船，稀稀疏疏的，在无边无
垠的海浪上漂荡，平海焦急地盯着那些
渔船，希望他们能逃离风浪的魔爪……

几个小时过去了，几乎所有的渔船
都已经躲进了避风港，只有两三条渔船
还在随着巨浪四处颠簸。平海正焦急
着，突然一个浪头猛的拍了过来，有两
条渔船被海水吞噬了，只剩下最后一条
孤零零地在海面上垂死挣扎，妄想逃离
海的血盆大口。

平海见状，迅速地穿上了救生衣，
启动了救生艇，就在他准备踏上救生艇
时，一双冰冷且颤抖着的手拉住了他，
一回头便见平海那双充满祈求的眸子，
平浪用他沙哑的嗓音颤抖地说道：“老
爸，别去……求求你……”平海愣住了，

但他只犹豫了一瞬，便立马撇开了平浪
的手 ，坚决地说道：“这是你老爸的责
任，不可推卸！”说完，他便义无反顾地
上了船，只留下平浪一个人在灯塔上。

海面上，平海想方设法的靠近那艘
渔船，却又一次次的被无情的浪头推
开，终于在又一个浪头的助力下，他靠
近了渔船，并将那条渔船成功地推进了
避风港。可意外突然发生了，就在那最
后一秒，一个顽劣的浪头拍开了他和渔
船，渔船成功地进入了避风港，可平海
和救生艇却再次被卷入了滔天巨浪中，
被一个又一个的浪头戏耍。留在灯塔
上的平浪看见这一幕，心脏就像是被人
狠狠的揪住了，他照着父亲平时的样子
启动了备用救生艇。也许是父子之间
心有灵犀，平浪很快找到了平海。他将
平海捞到救生艇上时，平海早已呛了很
多水，奄奄一息了。他用尽最后一份力
气对平浪说：“小浪，你已经成为了一个
优秀的守塔人，我向上级申请的助手，
我是用不到了，以后，你一定要向人家
好好学……儿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天，渐渐亮了。在这个风雨大作的
夜里，平海把手中的接力棒传给了平
浪，平浪践行父亲临终的嘱托，像他的
父亲一般继续温暖每一位路过这片海
域的人，风雨无阻。

多年以后，平浪的儿子站在平浪站
过的位置上像多年前的平浪那般问他：

“老爸，为啥我的名字叫做平波？”平浪
笑啦。

1.那一条山路

在我记忆的深处，外婆的家隐藏在
群山叠翠之巅，那里有一个令人心醉而
又刻骨铭心的名字——香坪顶。通往
那里的路，蜿蜒曲折，每一程都铺陈着
大自然的诗篇，把山高路远作了具象的
解释，到了山顶，就可以俯看山脚被誉
为“傩戏活化石”的神秘小镇，隐隐约约
可以听到牛角声声，鸡鸣犬吠，可以看
到家家户户袅袅炊烟，那一层薄雾在半
山腰缥缈，给小镇又披上了一层朦胧的
面纱。

现在想来，去外婆家的山路，汗水
与疲惫交织，完全是一场艰辛之旅，还
好半山腰有一口解渴的水井，绿意盎
然，井水清澈如镜，这就是外婆家制作
豆腐的水源，外婆说，这井水熬出来的
豆浆，香气扑鼻，蕴含了大山的精华，才
让人回味无穷。每次去外婆家肩上总
压着一篓沉甸甸的物品，攀登的每一步
都显得格外沉重；但是，我又渴望去，因
为那里有外婆的拿手菜肴，只要想起就
会让人馋涎欲滴，她用简单的食材，织
就了童年最温馨的味蕾记忆。

外婆家，堆满灶台的豆腐干，仿佛
永远也吃不完。那是外婆对生活的一
份深沉和细致，每一口豆腐干都蕴含着
岁月的深情和家的味道。

2.秘制的记忆

豆腐干的制作过程，在我幼年的记
忆里，承载着家的味道和岁月的深情。

外婆磨制好白豆腐后，妈妈背来村
子里卖，遇到的买家不多，卖不完的，存
放不能超过三天，否则会变质变味，妈
妈便会轻轻拍拍我和妹妹的肩膀：“大
丫、二丫，把这些背回外婆家去，”随手
就递给我们一篓豆腐，我和妹妹便踏上
了通往外婆家的路。外婆总是魔法般
地将这些豆腐变成美味的豆腐干。她
先将豆腐蒸熟，再抹上一层薄盐，然后

放在灶台上，让微风和阳光共同窑藏成
一味自然的美食。那些豆腐，在时间的
洗礼下，渐渐变得硬朗，却依旧保留着
最初的醇香，仿佛能够穿越岁月的长
河。豆腐在岁月的轻抚下，变成了耐放
而Q弹的美食——这就是外婆的智慧。

那些豆腐干，成了我和妹妹在外婆
家秘制的记忆，记得星星亮的时候，外
婆还在灶台前生火熬制豆浆，可是，启
明星升起来时，外婆就起床了，在那段
生活贫乏的年代，它成了我们几姊妹独
有配方的零食，每一口都有日月星辰的
精华，都蕴含着外婆和星光的爱。

3.热闹的乡场

在远逝的童年时光里，家的味道与
赶乡场的烟火气绘织成一幅温馨的
画卷。

外婆的豆腐生意不愠不火，她一边
卖白豆腐和豆腐干，同时兼卖点蔬菜和
种子，只有赶乡场那天，外婆的小摊位
上才会热闹非凡。豆腐干与各色蔬菜
一同排列，整齐有序，小小的空间里弥
漫着生活的气息和温暖的期待。孩子
们欢笑着，商贩们叫卖着，场面既喧闹
又充满了人情味。

我和二丫每场都要上街去转，总是
迫不及待地跑向外婆的摊位，二丫拿起
一块就往嘴里塞，口感干香软糯，咸淡
适中，二丫和我叫一声“外婆”，她便嘴
角挂着微笑，望着我们吃豆腐干，还会
悄悄塞给我们每人五毛钱，慈爱的目光
里充满了对妹妹和我无尽的宠溺。那
时候，人们赶场，只是为自己五天来劳
累的身体放一天假。外婆的豆腐干和
蔬菜，不仅滋养了乡邻的餐桌，也温暖
了他们的心。太阳渐渐升高，乡场上的
烟火气愈发浓郁，乡愁便氤氲其中。

岁月流转，年迈的外婆干不动了，
母亲成了她手艺的唯一继承人，起初父
亲微薄的工资难以支撑家用，于是母亲
接过外婆的生意，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

支柱。但生活的重担让母亲不得不放
下手艺，外出打工漂泊。在打工的艰难
日子里，总是念叨着“秘方”，每年打工
回来，都要给左邻右舍每家推一箱豆
腐，教大家制豆腐干，直到年三十才收
工回家，她有空就对我们说：“大丫二
丫，外婆传的手艺不能丢，你们今后一
定得学，不能让这门手艺失传。”

4.临终的遗愿

那一年，本来温暖的岁月，被冬月
的寒风冷却了，外婆悄然离世，留下一
份沉甸甸的遗愿——豆腐干制作的手
艺，成为了家族传承的使命。

那年的冬月，在异地实习的我未能
亲自送别外婆，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外婆的勤劳，是家的支柱，是岁月的见
证，一生养活九个子女。电话那头，母
亲的哭声撕心裂肺，她说：“你外婆这辈
子留下的全是勤劳，没有享过一天福
……”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把
我们未能弥补的遗憾上又添了一刀。

每当提及外婆，母亲的眼角，总是
挂着泪珠，然而，生活还得在泪水中继
续，母亲重拾了豆腐生意，像外婆一样，
将豆腐化为豆腐干，那一道道工序，是
她对外婆的思念，也是对生活的坚持。

“豆腐西施”，这是寨子上叔侄伯姨
们对母亲的美誉，她用双手，延续了外
婆的味道。二丫毕业后，在创业的道路
上屡屡受挫，母亲嘴上责备，但行动上
却始终支持，她将豆腐干的手艺教给了
二丫，这一做，便是永久。

豆腐干的制作，不仅仅是一种技
艺，更是一种情感的承载，是对外婆勤
劳一生的致敬，也是我们心灵的寄托。
二丫把手艺学过来，开了一个小小的作
坊，担起了外婆的遗愿。外婆的味道，
如今在二丫的手中得以延续，回忆与传
承，正是生命的双重旋律，交织在这片
神秘傩村的土地上。

铜仁学院附属中学八年级龙汐雅

灯塔

外婆的味道

团长牺牲了，是谁发出的
最悲壮的指令

“跳——”
司号员何步荣紧紧抱着他的小号
他纵身一跳的那一瞬间
他闭紧眼眶，那年
他那年十六岁

如果不是乱石藤网缠住何步荣
他瘦若的身躯早已跌进崖之深谷

“幸存”二字于他不复存在
是的，十六岁的幸存者何步荣
嘴也紧闭着
他把军号贴紧胸膛

他跳的那一瞬间
铜铸的军号在胸膛燃烧
他说，他的任务是吹号
他吹响一个团前进的号角
军号是永不停滞的号角

一百多人都跳下去了
他们砸坏手中打空了子弹的武器
他们抱着那面军旗
他们，面对悬崖
那天1934年10月16日下午4点左右
高原的山被正义与邪恶的枪弹擦亮
那天，太阳没有落山

我问苍山
那一跳，上百人的集体之跳
我的红军亲人保持了怎样的眼神
他们看着被敌当肉盾的乡亲吗
他们面对敌人不停扫射的枪声吗
是52团的旗手先跳吗
那壮举之跳
牵引敌军主力的目的达到了吗
他们决定跳的意愿之时
有一个人畏缩吗
苍山回答我：没有
没有一名红军战士胆怯过
没有一发子弹射向咱老百姓

幸存者司号员反复说
是杂乱无章的藤蔓救了他的命
他说，大家都跳了
一个不剩地跳下了悬崖
跳了之后就不知自己是死是活
他清晰记得，连长排长都跳下去之后
敌人的枪声暗下来
敌军追到山崖没有见到红军

悬崖峭壁之下庋藏夺命深渊啊
就要被俘的百余红军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红军真的会飞吗”
“红军真有神灵护体吗”
怎么一下子就没了身影呢
难道红军不怕死吗？
他们真的跳下去了吗？

英勇的红军会飞
他们飞到天上去了
他们跳的时候
眼神注目鲜红的军旗
他们的那一跳，山河见证

九十年后的春天
我在困牛山的巉岩之下
我听见山谷回响
我听见一名红军战士呐喊

“宁死不当俘虏”
我听见另一名红军战士高喊

“宁死不伤百姓”
从此，那面鲜血染色的旗
染红困牛山
从此，52团那个“团”的翻号
从此消失
从此，“困牛山”的故事
开出花朵

我在困牛山见到这把传奇的军号
我聆听它讲述那场战斗
那场发生于90年前秋天的战斗
那天是1934年10月7日拂晓前
红六军团行至甘溪准备稍加休整
红18师52团行军至关口大田时
往南之路突然被截断
被增援的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截断

“截断了好，截断了就僵持”
“截断了就拖住敌军”
让军团主力急行军的步伐走得远一些

更远一些
朝着太阳的方向行进

“截断了咱就改道”
红52团冲锋号吹响“突破”号角
红52团的官兵听见冲锋号响起
他们在大山里急行军
“往西，往西，冲——”
往西，就是困牛山
红52团声势浩大地往西
而敌军知道往西是一条绝路
绝路是留给英雄的人民军队的
英雄的军队突破绝路
绝处逢生
没有路就是路

敌军追来了
往困牛山方向追来
湘黔敌军及龙塘民团紧追不舍
阻击红军的重兵围攻而来
红52团官兵时急时缓
咬紧恶魔步伐
将敌军主力拖在一个山坳里
激战三昼夜
直到我军团主力安全南撤

军号不流泪
军号铿锵地讲述
我的红军主力离开了枪林弹雨
红52团官兵受重创了
红52团官兵在困牛山陷入重围了
我英雄的800余名红军战士遭锐减

“锐减”是一个悲痛之词
是条条鲜活的亲人生命被子弹夺走
那一场战斗啊
让红六军团18师52团的红军锐减
锐减到400余人

困牛山是一个不大的山
那是一个只有一条路进山的山
那是一个三面环悬崖的山
那是一个悬崖下有深深河流的山
那是一个放一头牛进去
也只有唯一出路的山

老百姓给这座山取的名字比拟性强
“困牛山”之险与陡峭
无法形容

是的，前有黔军以及地方民团围堵
后有湘军猛追
四周高山被敌军占据
红18师师长龙云带着200红军突围
在英雄的52团掩护之下
师长带领指挥所撤到了老君山
老君山距困牛山十公里左右

困牛山战斗是一场殊死之战
军号的主人幸存了，他说

“我们啊，子弹打完了”
“我们啊，刺刀拼弯了”
“我们啊，没有一个人退缩”
“我们啊，我们团长田海清牺牲了”

是的，困牛山山谷
从第二年起满山遍野开出杜鹃花
那啼血的杜鹃花
面朝红军远去的方向盛开
杜鹃花唱着歌
陈世荣每年都背着他的号
去祭拜红军战友
每次，他都要等香烛燃尽才离开
他都要在那里回忆和复述

“甘溪战斗”“毛坝交锋”“朱家坝断后”
“关口分兵”“营盘垴阻击”
“魂铸困牛山”“追寻主力”
这些精彩的片断

春天了，杜鹃打着花苞
我听到一首朗诵诗

“爷爷对我说，石阡有座山，
伫立在长长的黑滩河畔……
困牛山，血染的山，
红军壮举震宇寰。
啊，困牛山，英雄的山，
激励后人勇向前！”

春天到了，杜鹃花开满山
那支不生锈的号角
吹响我的困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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